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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天地
中國大陸高科技園區發展初探

冷則剛研究員 ( 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 )、陳蓉怡博士候選人 ( 國立政治大學 )

從歷次田野調查的結果顯示，上海楊浦知識創新區所呈現的不是東方矽谷的浮現，而是中國大陸在邁向知識

經濟過程中的勉力轉型。制度及路徑依賴制約了創新文化的發展，以及“三區聯動”整合機制的建構，但中國特

殊的政經環境也促使地方政府調整自身的角色定位。此外，楊浦案例也顯示了全球化與在地社區結合的矛盾。有

鑑於中國大陸各級城市以知識經濟或高科園區為牽頭的發展模式如雨後春筍出現，如何從新的制度層面及空間政

治學途徑出發，探討環繞地方治理模式之轉變，將饒富比較研究之發展潛力。

=====================================================================================

近年來有關中國大陸高新科技園區的發展頗受矚目。從“科教興國”的口號提出以來，大陸各地方政府爭先

以各種名目創立高新科技園區，以爭取更多的優惠措施，促進地方發展。在各種發展模式中，許多均以“東方硅

谷”，或“中國硅谷”為號召，企圖將創意與高科技發展結合，以打造或複製美國舊金山灣區矽谷經驗，並落實

在中國的土地。 

針對此一現象，在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下，筆者與研究團隊針對北京、上海及其他區域之高新科技園區

發展，作一深入之比較研究。研究目的除了驗證“中國矽谷”此一命題之真偽，還企圖了解直轄市“區”這一個

層級在知識經濟發展的角色，以及城市發展的動力所在。本文先針對上海楊浦區的高科技產業園區發展作一簡單

介紹。

一般而言，眾人聚焦上海科技發展之重點主要放在位於浦東的“張江高科技園區”。自十年前楊浦區揭櫫“三

區融合，聯動發展”以來，楊浦區儼然成為另一個開發的重點所在。然而，楊浦位於上海城區北部，屬於老工業

城區範圍。改革開放的前二十年，彷彿被時光遺忘，地鐵未通，基礎建設老舊，下崗職工充斥，連高架道路都鮮

少增加出口到楊浦。然而，楊浦區也聚集了上海幾家最好的高校，如復旦、同濟、上海財經大學等。此外，楊浦

區還是各類國營企業及軍方單位的基地。這些單位佔據了大片土地，同時也形成難以撼動的山頭。易言之，楊浦

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地區。這個區域有中國最好的腦力聚集，也有社會主義改革的沈重負擔。由於有高校的聚集，

楊浦也凸顯了與張江的不同。張江的發展是從無到有，平地起高樓，但缺乏高校的支撐。這點對張江發展“硅谷

模式”是很大的挑戰。楊浦空有高等院校，但缺乏創新發展的氛圍，更遑論知識經濟。因此，將校區、科技園區、

社區三個“區”重新配置，有機轉化，促進互動，就成了楊浦的政策選項。也就是說，楊浦的高科技園區建設，

是以區域重整與發展整合並進。這個歷史演變因素，說明了區政府積極介入的背景，也凸顯了上海“知識經濟”

動力的內涵，是與矽谷模式大不相同。

針對楊浦個案的研究，研究團隊每年至少兩次造訪上海，進行系統性的深入訪談及田野研究。分析層次則落

實到區一級的政府層次。大陸所謂直轄市下的區政府概念與台灣並不全然相同。區政府並非單純以作為上級政府

的派出單位而存在，反而更像是企業化的利益主體，區政府間各自為政、相互競爭，在財政劃分上，區政府與市

政府更是處於財權與事權倒掛的局勢，透過對大陸直轄市下區級政府的研究，更可突顯出全球化進程中次國家層

級研究之重要性。

與中國多數區域開發均來自上級規劃有別，楊浦的個案突顯出了基層地方政府對於區域更新的企圖心。楊浦

知識創新區的規劃，最早發韌於區政府的構思，上海市政府主要扮演審核認可的角色。針對訪談多位楊浦市政專

家結果顯示，區政府是知識經濟中主要的執行者。其次，涉及三區聯動的利益分配問題，由於區政府並非資源的

單一壟斷者，對於區政府而言，必須更著重扮演協調而非控制的角色。目前三方間的互動機制也有待強化。政府

成為主要的聯動主體。大學、企業及社區組織的重要性尚未得到相應的彰顯，彼此各有自身的利益考量，共同的

目標與利益交集仍然顯得模糊。

在楊浦區田野訪談過程中，往往發現不少與書面資料出入的地方。雖然“三區聯動”是楊浦推動知識創新區

的重點，但區內高校的有形及無形圍牆高築，與行政層級較低的當地社區互動的意願並不高。一些高等院校著眼

於“全球頂尖大學”，對在地化的知識培育與轉化並無興趣。此外，當大部分的高科技園區聚焦於資訊科技或生

技產業的同時，研究團隊發現本區內較成功的例子為“環同濟知識經濟圈”。此一知識經濟圈是指環繞同濟的學

周邊的街道，聚集由教師帶領學生所開設之小型設計工作坊，進而形成群聚效果。不少例子顯示，原本作為商品

房出售的樓宇，因為其較小的格局，適合小型公司成立，意外成為設計產業的聚集區。此外，本區的“高科技”

定義很廣。不少金融培訓學校，或是輔導出國留學的短期訓練中心，在本區也可進駐各種形式的科技園，其規模

也不算小。

除了正式及非正式制度的衝擊外，高科技園區的發展，與空間分配及土地置換的過程密不可分。在推動知識

創新區的建設中，楊浦區政府開始對區內土地進行大規模的收購與轉讓，空間支配者的身分使得區政府在推動聯

動過程中成為了最大的獲益者。楊浦區政府對於三區聯動的第一個期望，是馬上能進行技術轉化，做到產業上的

銜接；其次則是打造形象與品牌，著手進行城市改造與帶動區域房地產發展；第三則是人口素質的改造與外來人

才的引進。就具體效果而言，目前以打造城市品牌帶動區域發展的部份最成功，對於高校而言，區政府使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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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校品牌招商引資並不會造成高校任何利益上的損害，名校的品牌效應轉化成為區域品牌，帶動區域更新與新

城改造，是目前三區聯動發展最為理想的部分。

藉由對土地市場的壟斷，國家力量成為中國土地與空間使用最重要的管理者、操盤手與監督者。政府對空間

配置的轉換與商業化決定了城市發展的步調、速度與方向。城市土地儲備制度的建立強化了地方政府在城市改造

中的主導地位，使得土地使用收益進一步向政府集中。

楊浦土地儲備的實施機構為楊浦區土地開發中心，代表楊浦區政府對各類建設用地實施收購、儲存與出讓。

土地開發中心對知識創新區規劃範圍內的土地先行控制，一方面可利用儲備土地作為項目融資的抵押，另一方面

設立前置審批權，防止土地被挪為他用。如前所述，由於楊浦區政府肩負城市改造及高科園區的雙重任務，如何

將土地置換與知識經濟發展結合，就成為了一個十分獨特的使命。舉例而言，創智天地是楊浦建設知識創新區中

最為核心的大型項目，創智天地位於北上海五角場的核心區域，圍繞共復旦大學、同濟大學和上海財經大學等

14 所知名高校，綜合工作、學習、休閒與生活多項功能。五角場是國民政府 1930 年代大上海計畫的一部分，對

日抗爭破壞了大部分的城市基礎建設。創智天地的目標是想藉復旦的吸引力轉換五角場區域成為服務業的幅輳。

透過依附高校的智識資源，透過良好的園區管理與完善的商業配套，聚集人氣，帶動住宅、商業項目。

我們在田野研究過程中的實地觀察結果顯示，除了外資的引入外，楊浦區政府是創智天地項目的主要投資主

體，易言之。楊浦園區與城市重整過程中，雖不是純然由上而下的建設概念，但區政府仍扮演積極的角色。區政

府除了透過土地開發中心扮演土地重分配者的角色，以利其進行城市再生外，也以市場參與者的身分參與房地產

項目的開發投資。

總結田野調查及實地觀察經驗，楊浦所呈現的不是東方矽谷的浮現，而是中國大陸在邁向知識經濟過程中的

勉力轉型。制度及路徑依賴制約了創新文化的發展，以及“三區聯動”整合機制的建構，但中國特殊的政經環境

也促使地方政府調整自身的角色定位。從楊浦例子來看，透過土地轉移的操作，區政府擁有更多的能力及自主性，

再透過知識創新區的招牌，將區域發展帶上另一個新的階段。此類發展模式與舊金山灣區以高等院校為孵化基

地，以企業創新聯盟為基石，而地方政府扮演次要角色的發展模式有較大的差距。此外，楊浦案例也顯示了全球

化與在地社區結合的矛盾。有鑑於中國大陸各級城市以知識經濟或高科園區為牽頭的發展模式如雨後春筍出現，

如何從新的制度層面及空間政治學途徑出發，探討地方治理模式之轉變，將饒富比較研究之發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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